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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    非凡号

            天气阴沉，灰云在距离黄浦江面不高的地方堆积游荡，渐渐漂下细小的雨珠，织成

一张潮澛澛的大网，罩在外滩码头上，将这个1875年4月6日的上午，浸得淋漓湿透。在虹

口这一段靠近苏州河的黄浦江北岸边，码头，船坞林立。最东面的是宝顺洋行所建的上海

黄浦江上第一个近代轮船码头，这个码头在宝顺洋行破产后转卖给德华银行。宝顺码头的

西边是耶松铁厂所建的耶松码头，一年多前卖给上海轮船招商局，现在改名为招商局码头。

招商局码头的西边，依次是虹口码头，同孚码头，海津关码头，顺泰码头，伯维船坞，旗

记码头，旗记船坞，仪和码头。和汇源码头。其中顺泰，同孚，虹口，和仪和码头都属于

仪和洋行旗下的公和祥码头公司所有。仪和洋行虽然只做海运，但是它拥有的几个码头，

向来往于长江的别家公司的轮船开放。

             最西边的仪和码头上，细雨将运送煤炭时掉落在地面的煤屑拌成滑溜溜的黑糊，

脚踩下去便形成一个粘乎乎的脚印。但是，无论天气多么糟糕，脚下行走多么不方便，码脚踩下去便形成一个粘乎乎的脚印。但是，无论天气多么糟糕，脚下行走多么不方便，码

头过道上照样挤满人，堆满私人行李和商家货物。杂乱的暄闹声浪压倒绵绵雨势，在准备

登上赴长江中游的江轮的旅客头上，在等候迎接即将到来的海轮的接客头上，飘来荡去。

            和等待江轮的旅客一起发声的是那些属于旅客行李的鲜活家禽，黄头白身的鹅鸭，

怒发冲冠的公鸡母鸡，从禁锢它们的笼子的一层层格子伸出头来，朝过往的人群发出叽叽

嘎嘎的叫声，不知是表达兴奋还是惊慌。家禽的笼子堆里，偶尔夹杂着一两头关在木栅里

的幼猪，叽哩咕噜地喘气，发出馊菜般的味道，和一些旅客身上的酒气混在一齐，送到空的幼猪，叽哩咕噜地喘气，发出馊菜般的味道，和一些旅客身上的酒气混在一齐，送到空

气中去。

            一辆装饰得很漂亮的双驾马车停在等候海轮的接客群后面。坐在车厢里的是艾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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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玛斯牧师的妻子伊琳娜。托玛斯牧师押送教会捐赠的救灾物资去华北，今天搭乘仪和洋

行的海轮“非凡号”从烟台回到上海，伊琳娜请艾玛帮忙来码头接丈夫，因为牧师家的马

车不够大，装不下托玛斯牧师说好要从烟台带来一批韦廉臣牧师出版的传教刊物。

             艾玛去年又添了一个女儿。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身材没有走样。今天，她             艾玛去年又添了一个女儿。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身材没有走样。今天，她

身穿春天的套装，衣服领子是意大利佛罗伦莎的蕾丝花边钩成，上面装饰着驼鸟毛；头上

戴着一顶藏青色的软边帽，帽子下那对蓝色眼睛像湖泊一样明澈。

              牧师夫人伊琳娜穿一件浅绿色绣花的米黄上装，领口和腰带都是浅绿色的。她的

宽边帽很深，上面装饰着勿忘我花的刺绣。她对即将见到出门三个月的丈夫显得很兴奋。

              她们正在谈论对方丈夫的工作，双方孩子的健康和启蒙读书，以及牧师全家即将

回英国度假的旅行准备。一阵男人的争辩声从车厢外传来，打断了她们的谈话。艾玛从车

厢的窗户探出头去，看到一个精瘦的华人男子和一个衣着华丽的肥胖华人老头，一边争论，

一边走来。

              "你为什么这样做？“ 瘦男子厉声问。

              "哪家付得多，我就运哪家的货，这是生意经。”胖老头模棱两可的回答。

              "是我先说好的，‘福青号’包给我运白布，你怎么可以临时变卦？“

              "你的白布每十匹付三钱银子运费，别人付五钱银子运费，外加每匹布让我分一成

利润，这么好的生意，论到你，你会不做？”

              "我们事先签过合同的，算不算数？“

              "算数。我按照合同赔你银子，可以了吧？”

              "不行，我要去会审公廨告你！“

              "你开个数。”              "你开个数。”

              "这批白布，你按原价从我手里买下来。“

              "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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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坑惨了，同治皇帝的大丧已过，现在谁还要我手里的白布？”

              "这是生意经。“

              "你是贼！“

              "我加倍赔你运费，再多没有。你去告我好了，会审公廨判下来也不过如此。”              "我加倍赔你运费，再多没有。你去告我好了，会审公廨判下来也不过如此。”

              "要么这样，你这次加倍赔我运费，下次我再包’福青号‘的时候，运费你给我打

八五折，差一毛钱也不行。“

              "不，下次打九五折。”

              "九折。“

              "成交。下午请到招商局码头我的写字间来签约。我还有事，失陪。“

              胖老头向瘦子双手作揖后，转身走入码头边的人堆。从他们的言辞交锋里，艾玛

连听带猜，约略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瘦汉是棉布商，胖老头是船运商。三个月前，大

清同治皇帝去世，朝廷下令全国举哀，一时间办丧事需要的白布身价百倍。瘦汉同胖老头

订好运白布的合同，胖老头贪度分享利润违约改运其他商人的白布，导致瘦汉手里的白布

没有及时卖出去，损失惨重，所以来找胖老头理论。最后，两人达成不去会审公廨打官司

的庭外和解。

               这时，雨停了。艾玛想下车走走，舒展一下四肢，她打开车厢的门，刚要跨出去，

却被伊琳娜拦住了，”艾玛，我们等地面干了再出去。“

               "也是，”艾玛缩回身子，原处坐下。

               "高易律师最近忙吗？“

               "乔治他还是很少回来吃晚饭，再这样下去，恐怕亚力克斯和凯莉都要不认得他

这个爸爸了。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当初叫乔治跳槽离开江海关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个爸爸了。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当初叫乔治跳槽离开江海关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人是很难满足的动物，当初在江海关上班，我们向往开业律师赚钱。现在，钱赚到了，反

过来羡摹江海关的清闲。幸亏，乔治的律师事务所里现在雇了两个能干的律师帮办，不然



4    江水滔滔                                                                  第三十二章  非凡号                                             

的话，乔治现在是工部局董事会董事，既要当律师，又要忙工部局的事情，身体迟早会累

垮，这是我最担心的。“

              "不用担心。托玛斯常跟我说 '有人以为这日比那日强，但也有人以为日日都一样；

各人对自己的心思应坚信不疑才好。'罗马书14节就是这麽说的。看看人家大清皇太后，年各人对自己的心思应坚信不疑才好。'罗马书14节就是这麽说的。看看人家大清皇太后，年

纪那么轻当了寡妇，现在又失去唯一的儿子，跟她比，我们都是幸福的，没有什么可以抱

怨的。”

              "这话我爱听。回国的旅行准备得怎样了，伊琳娜？“

              ”有太多的礼品要买，有太多的衣服要整理，萝拉还小，帮不上忙。我是每天晚

上送萝拉上床睡觉后，才开始整理行李。“

              "这样不行，‘非凡号’今天到达上海，12天后就要启程回英国，你会来不及的。

这样好了，明天我差阿芳来你家帮忙整理。。。”

              笃笃，有人敲车厢的门，打断艾玛她们的谈话。

              艾玛打开门，发现是刚才跟瘦汉争辩的那个衣着华丽的胖老头站在车门外。

              "高太太吗？鄙人景八。这位想必是牧师太太？您们好，“景八爷脱帽向车上的两

位洋妇人鞠躬。他握着帽子的手青筋毕露，碧绿的翡翠班指和纯金做的小手指甲套显得特

别扎眼。

                艾玛想起丈夫曾经向自己提到过镇江船运公司老板景八爷这个人，他的公司不是

已经併入轮船招商局了吗？自己坐在高高的马车厢里，据高临下，往下向他讲话，有点不

够礼貌。艾玛拉着伊琳娜站起来，向景八爷弯曲上身行礼，然后重新坐下。

                "请问景先生有什么事情？”

                "我是来恭候托玛斯牧师的。12天后，托玛斯牧师就要带我孙子坐‘非凡号’去                "我是来恭候托玛斯牧师的。12天后，托玛斯牧师就要带我孙子坐‘非凡号’去

英国留学，这件事是高大人和高太太您拉的线，我还没有道谢呢。我来码头，就是要向托

玛斯牧师大人请安，请示出国前12天，我孙子还有什么事情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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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辫子剪了吗？“ 伊琳娜问。

                "还没有。今天晚上我带孙子回镇江，到祠堂给祖宗烧香磕头后剪辫子。然后，

回上海，赶上‘非凡号’。”

              "他的行李呢？“              "他的行李呢？“

              "备好了，14只箱子，两个仆人。。。”

              "船----来----啦！船----来----啦！“ 有人高声喊叫，打断艾玛三人的交谈。

             这时，仪和码头上等候海轮的接客群，像几百头拍翅待飞的鸟那样出现一片骚动。

接客们互相推搡，人人挺直身子，有的踮起脚尖，有的兴奋地唸叨 "快看！快看!"，一齐向

码头的左边看去。

             约莫一里外的江面上，一艘钢架铁骨的高大蒸汽船缓缓驶来，三楼高的舰桥在漆

成白色的甲板上面射出浅黄色的灯光。两筒30米高的烟囱，其中一个正在吐出白烟。形成

锐利角度的船尖劈开黄浊的江水，溅起白色浪花。50米高的五根桅杆上挂满信号旗。码头

上的接客们发出一片鼓掌声，欢呼声。

             艾玛和伊琳娜走出马车，景八爷在前面引路，三个人一齐融入人群。这时他们遇

到“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的总买办艾伦带着他的食品补给板车队也在等待海轮的到来。

           1500吨的 "非凡号”渐渐驶近码头，烟囱里的白烟由浓变细，已经能清楚地听到船

的螺旋推进器在水面下仆哧仆哧的推进声。第一根桅杆顶端的旗帜清楚地展现在人群面前: 

一面倒挂的绣有苏格兰国花的仪和行徽徽旗。这不是报丧信号吗？人群里掀起一片焦虑不

安的情绪，取代了刚才的兴奋激动，声音安静下来，好像大家都突然屏住呼吸。大清国悼

念同治皇帝去世的国丧已经在两个月前结束，在这个时候 "非凡号“上挂倒旗，绝对是报

告船上刚刚发生的丧事。告船上刚刚发生的丧事。

            短暂的安静迅速被互相打听的声音所取代，人人想知道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

猜测这种不幸跟自己来迎接的船客有无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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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凡号”终于靠岸，这时人们注意到甲板上右侧的栏杆有好几处折断，栏杆下深

蓝色的油漆有好几处刮破，露出里面褚红色的底漆，和白色的甲板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名

水手向岸上挥动红十字旗，于此同时两名水手和码头上的工人一齐向岸上架稳上下船用的

吊梯。人群不顾粘糊的煤屑地面，哗地向吊梯的入口处涌去，但是被预先到达那里的江海吊梯。人群不顾粘糊的煤屑地面，哗地向吊梯的入口处涌去，但是被预先到达那里的江海

关官员戴维森先生带领十几个江海关关警挡住。

              艾玛和伊琳娜随着人群，挤到允许到达的最前面。伊琳娜神色紧张，用手罩住嘴，

手在颤抖，艾玛揽住伊琳娜的腰，给后者以支撑。两人和接客们在一片寂静里，抬头眼看

旅客们从”非凡号“下来。

              头一个旅客是被担架抬下来的，从身形来看是个孩子。一个妇女旅客紧随着担架，

走下吊梯。接下来，又有十几位旅客被担架抬下，水手抬着担架沿被江海关关警拦住的接

客群面前走过，让接客们认清担架上的旅客是否正是自己要迎接的亲友。接客群里不时传

来认出担架上是自己亲友的惊呼尖叫。艾玛感觉到伊琳娜浑身都在发抖，连忙用手掌抚摸

伊琳娜的后背。

              "托玛斯！”伊琳娜突然高喊一声。她和艾玛同时看到托玛斯牧师右手缠着纱布绑

带，站在甲板上，左手向岸上的人群挥舞手杖。显然他没有看到伊琳娜站在哪里，但是他

确定伊琳娜一定在人群里，所以向她挥手致意。

              "感谢上帝！“ 伊琳娜哭了起来，却没有引起周围人多大的注意。

              出现在担架队伍后面的是伤势不重的旅客，他们有的撑着用船上傢俱的部件临时

打就的拐杖，夹板，有的缠满绑带，互相搀扶，走下吊梯，走过人群，被亲友接走。也有

个别没有亲友的，沿着码头一直走出去。于此同时，苦力的队伍从另一条吊梯登上甲板，

在水手们的指点下，帮助那些行动可以自理的旅客扛下行李。属于担架上的旅客的行李留在水手们的指点下，帮助那些行动可以自理的旅客扛下行李。属于担架上的旅客的行李留

在甲板上，等待岸上的亲友来取。

              托玛斯牧师是和沃尔夫船长一齐来到伊琳娜她们面前的。令艾玛吃惊的是，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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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胡子刮得脸颊发青，身着一尘不染的航海制服的沃尔夫船长，此刻却是两腮长满胡子，

薄呢制服的袖口划破好几个地方，沾着油腻。他的双眼充满血丝，周围是像涂了黑漆的眼

圈。他夹着一个巨大的公文皮包的右手，手掌缠着纱布。

            艾玛刚想问沃尔夫发生了什么事，沃尔夫却先开口：  "艾玛，我要借用你的马车，            艾玛刚想问沃尔夫发生了什么事，沃尔夫却先开口：  "艾玛，我要借用你的马车，

我现在要去会审公廨。“

            "请便。不过，能不能先送托玛斯牧师他们回家？” 艾玛指着跟随托玛斯牧师身后

的两位苦力，他们肩上挑着成捆的新书。

            "我必须第一时间赶到会审公廨。托玛斯牧师能不能等一下？“沃尔夫的固执和他

平时的绅士风度大向径庭，使艾玛暗暗吃惊。

            "托玛斯牧师大人可以坐我的马车回家，请，”刚才不知在什么地方的景八爷突然

出现，殷勤地邀请托玛斯夫妇。

             沃尔夫用非常奇怪的目光看着景八爷。

           “谢谢景八爷。”艾玛对景八说，然后转向船长，“我送你去会审公廨，上车吧。”

            沃尔夫跟随艾玛上车。经过滑腻的煤屑粘糊，艾玛的马车离开仪和码头。坐在车厢

厚软的车座上，沃尔夫开始告诉艾玛“非凡号”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3天前，1875年4月3日傍晚，满载煤炭和80名乘客的“非凡号”在暮色中，拉响汽

笛，离开山东省烟台港口，驶入连通渤海的芝罘湾。往后看，港口里几十艘轮船驳艇的烟

囱桅杆的黑暗侧影，划破在背景里三面围绕港口的烟台山麓的朦胧曲线。往前看，寂静的

海面在海风温柔的抚慰下微波如鳞，随着夜幕降临，和天空浑成一体。这是一个没有月亮

的晚上，却有美丽的星星出现在蓝得发黑的天幕上。

            "非凡号“长100米，宽15米的细长甲板擦洗得干干净净，在挡风玻璃的气灯照耀下            "非凡号“长100米，宽15米的细长甲板擦洗得干干净净，在挡风玻璃的气灯照耀下

发光。从船头到船尾，五根桅杆上的侧帆全部打开，被海风吹得轻轻弯起，两台上百吨的

蒸汽引擎在底舱的引擎间里打出粗壮的节拍，产生推动全船的主要动力，通过来回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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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转动轮船两侧的螺旋推进器。

            沃尔夫船长留下大副安德逊在舰桥上值班，自己从甲板走下，来到轮机长的船舱。

这是一间在楼梯转弯处的三角形的小房间，一盏煤油灯挂在粗壮的木梁上，用螺丝和地板

固定在一起的床铺上没有被单，只有床垫，毛毯，和一件黄色的油布雨衣。这个地方充满固定在一起的床铺上没有被单，只有床垫，毛毯，和一件黄色的油布雨衣。这个地方充满

烟草，油布，腌制食品的气味，和海水的咸味混在一起。轮机长彼得看到沃尔夫船长进来，

忙从当作座椅的床垫上站起，他有一张毛孔很大的脸，棕色胡子，灰眼珠，熊腰膀粗，紧

紧地套在蓝白格子的水手服里，脚蹬高统胶鞋，他的高大身驱塞满房间的半个空间。

           沃尔夫船长有一个习惯，在每次“非凡号”驶出港口时，必须和轮机长简短交谈一

次，确定引擎间里的运作一切正常。但是引擎的噪音太大，所以交谈移到轮机长侷促的船

舱里进行。

           "彼得，引擎间里一切都好？“

           "锅炉，活塞，引擎，螺旋推进器一切正常。”

           "推进器每分钟转速多少？“

           "每分钟26圈，30分钟内增快到52圈。”

           "三小时候后到达撩木洋，那里有浅滩，速度要放慢到46圈。“

           "船长，记住了。还有什么吩咐？”

           "没有了。回引擎间去吧。“

           沃尔夫打发走轮机长，自己回到甲板，跨过不时出现的绳索铁链，来到大餐厅和头

等，二等舱的乘客共进晚餐。和沃尔夫船长共桌进餐的有托玛斯牧师，上海自来火房董事

会董事基特纳，皇家地理协会亚洲分会华北支部的理事汤尼爵士。基特纳董事是第一次到

烟台来採购和押运山东的无烟煤回上海供应给自来火房，汤尼爵士是为了替皇家地理协会烟台来採购和押运山东的无烟煤回上海供应给自来火房，汤尼爵士是为了替皇家地理协会

写一份报告，到烟台来考察。进餐的时候，他们各自谈论自己生活中有趣的经历。汤尼爵

士的故事尤其精彩，他告诉他们如何有一次他在日本北海道迷路，靠仆人打死一头野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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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吃了一个星期，连鹿脑都吃光了，才遇到当地的农夫救他们脱险。作为纪念，汤尼爵

士把那头野鹿的脑袋做成标本，挂在家里客厅的墙上。

             "鹿脑汤是世界上最鲜美的食物，“ 汤尼爵士结束了他的故事。

             "或许是当时阁下你饿得要命，才觉得鹿脑好吃。”托玛斯牧师打趣地说。             "或许是当时阁下你饿得要命，才觉得鹿脑好吃。”托玛斯牧师打趣地说。

             "不，我打赌，鹿脑确实好吃。我曾经向礼查饭店的厨房建议做鹿脑汤这道菜。他

们不听，真是愚不可及。“

            这时，沃尔夫船长听到船身发出一阵轻微短暂的碾轧声。他从衣领扯下亚蔴布餐巾，

放在桌上，说声 "失陪“，起身离开餐桌。

            沃尔夫船长来到甲板上，果然不出他的预料，海上起风了。这时候的"非凡号”正

在沿着芝罘湾行进，还没有进入渤海。一边是远处岸上黑朣朣的山影，一边是大海像沸腾

前的锅水正在冒起不安分的涟漪。船头开始轻微的起伏，溅起的海水和加强的风势使空气

变得意外清爽。

           船长跨入三楼的舰桥，问大副安德逊：“风速多少？”

            "10节，比离岸时增加5节。“

            "风向？”

            "顺风。“

            "把尾帆打开。”

            "已经下达命令了。“

            "很好。我在大餐厅里，有事情立刻告诉我。”

            "遵命。“

            沃尔夫离开舰桥，回到灯火通明的大餐厅。这里，一轮轮葡萄酒和吕宋雪茄的烟雾            沃尔夫离开舰桥，回到灯火通明的大餐厅。这里，一轮轮葡萄酒和吕宋雪茄的烟雾

中，餐后的娱乐已经开场，有牌九，轮盘赌，和各种牌局。沃尔夫选择和托玛斯牧师，基

特纳董事，汤尼爵士一起打老式桥牌。基特纳董事的牌风跟他做生意的风格一样稳扎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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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尼爵士打牌的时候依然谈笑风生。

             "我打的是小王牌，我把厉害的大王牌留在后面，等着消灭你的大王牌。当心啊，

亲爱的牧师。”爵士朝托玛斯牧师眨眨眼。

             "那就打出来吧，显显你有多么厉害，亲爱的爵士，“牧师笑着回应。             "那就打出来吧，显显你有多么厉害，亲爱的爵士，“牧师笑着回应。

             "黑桃五，”沃尔夫船长叫牌。

             "红心七！“ 牧师压到船长。

             "我的手气不好，跳过我。”基特纳的声音很谦卑。

             "你会转运的，我的好人。梅花八，船长你抓牌。“爵士一边说，一边用左手手指

轻弹握在右手里的纸牌。纸牌的背面印着仪和行徽的苏格兰国花。

             ”梅花九，没有王。“基特纳出奇不意的叫牌，显然他拿到了好牌。

             "亲爱的好人，你怎么能这么叫呢？梅花牌都在我手里，你会很难受的。”

            "不管难受不难受，只要基特纳董事赢了你的梅花，就像鹿脑吃完后，农夫还没有

出现，你会更难受。“

            "牧师，你幸灾乐祸，晚上睡觉的时候，耶稣会来找你算账。哈哈哈。”

            "别生气，牧师，爵士想让你生气出错牌。“

            "我不生气，我早就看出这是爵士的诡计。”

            "好牌都在我手里，我需要耍什么诡计吗？你们都等着让我痛宰。哈哈哈。”

            就这样，在互相打诨挪揄的玩笑声里，他们四人打完一局老式桥牌。邻桌传来赌钱

的银币叮当声和兴奋的喝彩声。四人喝完一轮红葡萄酒，基特纳董事正要重新洗牌，这时，

一名茶房托着一个银盘走来，银盘上有一张纸条，是给沃尔夫船长的。

            "失陪，“ 船长又一次向其他三人致歉后，离开餐厅，登上甲板。这时海风比前一            "失陪，“ 船长又一次向其他三人致歉后，离开餐厅，登上甲板。这时海风比前一

次登上甲板时更加强烈。五根桅杆上已经打开的侧帆被风吹得像圆球，没有打开的主帆裹

在横桅上幌动，和垂直的主桅发出不断的摩擦声，甲板在左右颠簸。使沃尔夫更为惊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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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上起雾了。就像一锅沸水冒出的蒸汽，猛烈起伏的海浪上出现一团团白色浓雾。浓雾

互相重叠，向 "非凡号" 逼近。

             "风速？” 沃尔夫船长在舰桥上问大副。

             "20节。“             "20节。“

             "现在位置？”

             "撩木洋海面。“

             "船速怎么没有减低？”

             "轮机长已经把螺旋桨减到每分钟46转。“

             "马上传令，减到40转，收拢所有侧帆。还有，吹哨向前方示警。”

             铛铛铛，大副敲响一口悬在舰桥门外的铜钟，水手们闻身奔上甲板，快速收拢所

有的侧帆。一个老成的水手站到船首，向雾气逼来的前方吹起警哨，哨声一长一短，被海

风刮到船尾。另一个年轻的水手站在船首，举起挡风玻璃后的煤气灯，左右摇幌。大副，

二副，三副，站在舰桥的玻璃窗后，同时举起望远镜全神贯注地向左前右三个方向展望。

沃尔夫船长亲自掌舵，在浅滩造成的狭窄航道上谨慎地行进。

            雾越来越浓，站在舰桥看站在船首的吹哨水手有点模糊。风向变了，转为偏西，为

了避免被吹离航道，沃尔夫下令升起左边的两张侧帆，利用风力，保持航向。手握舵把的

他和舰桥里所有的人都不讲话，竖起耳朵监听外面的警哨声。“嘟___嘟_嘟___嘟_。。”，

一长一短的警哨声在海风里显得孤单凄凉，“嘟___嘟_嘟___嘟_嘟___嘟_嘟_嘟_。。“，

沃尔夫的眉毛突然扬起，怎么在一长一短的哨声中杂入另一声短的哨声？沃尔夫朝大副看

了一眼，大副的脸上显出同样的表情，没错，大副也听到另一声短的哨声。沃尔夫脑中刷

地射出一道闪电般的反应：前面有船！地射出一道闪电般的反应：前面有船！

            "什么方向？”沃尔夫问大副，三副。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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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夫立即将舵把往右边大幅旋转，船头随之向右偏去。前面继续传来“嘟___嘟

_嘟___嘟_嘟___嘟_嘟_嘟_。。“的警哨声，沃尔夫忽然觉得另一声短的哨声不是从左边，

而是从右边传来，他刚要调整船头，一声震天大响，"非凡号" 猛烈振撼，他和大副，二副，

三副都跌倒在地上。三副都跌倒在地上。

          于此同时，大餐厅里人仰桌翻，酒杯酒瓶的碎片洒落满地，女人的尖叫，男人的咀

咒，和小孩的哭声混成一片。托玛斯牧师的右臂撞在餐桌的铁脚上，无比疼痛，他看到汤

尼爵士的脸被玻璃割破，鲜血直流，基特纳董事被邻桌一个肥胖的乘客压在身下，痛苦地

倦缩身子。。。

          沃尔夫船长从地上爬起来，透过震碎的玻璃窗往外看，船首吹警哨和举灯的水手都

不见踪影，船外的浓雾里传来一片哭喊声 "撞船了！“， "有人落水了! ", "救命啊!" ，"救命

啊!"   沃尔夫立刻命令大副代替自己掌舵，尽量保持 "非凡号" 在原处海面不动，三副到甲

板组织救生艇下海救人，二副去大餐厅和船舱看顾安抚乘客，自己奔下舰桥，经过甲板，

到底层引擎间检查所有的轮机运作。

          两台巨大的蒸汽引擎正在轰鸣，和钢铁活塞的推拉动作在引擎间里交替发出震耳欲

聋的声音。轮机正常运作的时候，蒸汽凝聚成水珠，沿着机器的金属表面流下，在舱底形

成水洼，所以引擎间里常备有两台抽水机。5分钟前，引擎间的墙上撞破一个横向的裂缝，

寒冷的海水像喷泉一样射进来，和地上原有的水洼汇成三英寸深的积水。轮机长彼得毫无

惧色，正在干劲十足地指挥工人们用常备的两台抽水机往外排水。但是，排水的速度显然

慢于进水的速度，积水持续升高，估计一小时内将淹到台基高三英尺的蒸汽引擎的底部。

那时，低温的海水碰到高温的引擎，轻则造成引擎熄火，重则形成威力巨大的蒸汽浪，炸

破船底。破船底。

           脸色铁青的沃尔夫当即向轮机长下了一道加快排水的命令。根据这道命令，轮机长

把引擎间里的工人分成三拨，一拨继续用抽水机排水，一拨赶到食品储藏室去，将刚补给



13    江水滔滔                                                                  第三十二章  非凡号                                             

的水果蔬菜扔在地上，空出9个大木桶，绑上粗绳，挂到甲板上的滑轮，然后通过前舱的

通道降落到引擎间，由留在那里的第三拨工人用小水桶不停地往大木桶舀水，装满水后拉

上甲板倒入海中。三刻钟后，引擎间舱底的积水终于不再加深。这时，沃尔夫又下了一道

命令，要轮机长到货舱去将基特纳董事购买的无烟煤一半扔进海去，以此减轻船重，让引命令，要轮机长到货舱去将基特纳董事购买的无烟煤一半扔进海去，以此减轻船重，让引

擎间的那道裂缝浮出海面。

            "需要通知基特纳先生吗？”彼得大声问。

            "来不及了。上岸后保险公司会赔偿的。”

            当沃尔夫看到水手们拿着床垫，毛毯，雨衣，胶布，争先恐后地堵塞一半露出海面

的裂缝时，他不再逗留在引擎间。他回到甲板上，投入救人的指挥。

           这时，不断增强的海风已将浓雾刮散。海浪掀起，落下，将船体颠簸得像沸腾的锅

水里的一片菜叶。离发生撞船已过去一个多小时，和“非凡号”相撞的那艘轮船正在相隔

两百米外的海面挣扎。对方船上突然传来哗拉一声巨响，沃尔夫急忙举起望远镜，看到对

方煤气灯幌照的甲板上，主桅杆折断，砸在铁架上仅剩的一艘救生艇，救生艇坠落甲板，

碎成两半，带着砸翻的两个人影，掉入海中。在两船之间的海面上，漂荡着撞毁的甲板碎

片，撞落的傢俱，落水挣扎的人，和风浪搏斗的救生艇。

           "非凡号“配备有2艘金属救生艇和4艘木制救生艇。每艘金属救生艇配备7名水手，

其中6位划桨，1位掌舵。每艘木制救生艇配备5名水手，其中4位划桨，1位掌舵。6艘救生

艇在三副带领下，全部放下海去，一边抵挡巨浪的猛袭，一边救人。空气中充满白色的泡

沫，海浪忽儿高如悬崖，忽儿低若山谷，救生艇在悬崖和山谷之间的峭壁上滑行，水手们

用桨柄，绳索，手臂，捞取落水的人体。最危险的是，救生艇返回“非凡号”的时候，既

不能靠得太近，否则救生艇会被巨浪推向大船，砸得粉碎；又要避免离得太远，救生艇上不能靠得太近，否则救生艇会被巨浪推向大船，砸得粉碎；又要避免离得太远，救生艇上

的人爬不上大船，重新掉落海里。经过几次尝试，甲板上的水手用长柄铁钩钩牢靠近的救

生艇，稳住救生艇和大船的距离，让救生艇和大船随桀骜不驯的巨浪同步起落，然后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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蔴绳软梯，让得救者爬上“非凡号”。在甲板的气灯照耀下，沃尔夫看清好几个得救者是

穿着官服的大清官员。

          又过了两个小时，对方的那艘船明显船首上翘船尾下陷，船上一个魁梧的大汉奔到

船头，用粗绳套住一个两百斤重的小锚，向外扔去，希图在船头下锚，以此平衡船身，不船头，用粗绳套住一个两百斤重的小锚，向外扔去，希图在船头下锚，以此平衡船身，不

料用力过猛，立足不稳，这个大汉跟铁锚一齐坠入海中。

          下一刻，海浪像大山一样压向那艘船，把它推近“非凡号”。排空而来的一座座浪

峰在那艘船翘起的船头上撞得粉碎，溅起无数泡沫和骇人的溅击声，这时，沃尔夫看清它

正在迅速垂直下沉，翘起的船首边沿上用蓝漆书写的船名。。。

           沃尔夫以异常痛苦的表情，结束了烟台海面的海难故事。

           艾玛等了一阵，觉得沃尔夫不想开口，小心翼翼地问: "那膄船名叫什么?"

             "‘福。。青。。号’，景八爷的船。”

         


